


苍蝇

乔治·兰吉林
半夜，我被嫂子的电话吓了一跳．后来我强作镇静地询问她，为什么杀

掉我的哥哥，而且在深夜两点还打电话来通知我这一噩耗。
“电话里没法子讲，阿尔蒂，去报告警方并上这儿来吧！我告诉您，鲍

的尸体就在您的工厂里。”
放下听筒以后，我才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全身冷汗淋漓。在拨警方电号

码时，我的手指象秋叶一样一直在抖动。
是特温克尔警长接的电话，他受理了此案，答应马上就来。我还没完来

得及穿好外裤，门外已停下了他的汽车。
“请问，布芳恩先生，工厂里有人值夜班吗？”车上警长开问见山地间，

“他没给您打电话吗？”
“有人值班，但没电话来，真奇怪。我哥哥也许是从实验室偶然来到工

里的，他在实验室里常常干到深夜。”
“难道您哥哥不和您在一起工作？”
“不在一起，他是航空部的一名研究人员。”
“在搞什么工作？”
“他几乎从不谈比自己的任务——这属于国家机密，当然航空部是应该

道的。我只知道哥哥正处于重大发现的前夕。”
尸体还躺在电动冲锤机前面的轨道上，头部和右臂部被压在铁锤之下。

特温克尔警长和同僚商量一下以后问我：
“怎么使锤子升起来，布劳恩先生？”
“我可以来启动它，操纵台在这里。瞧，冲锤的重力足足有 50 吨，一直

可以打到零点。”
“什么叫零点？”警长反问。
“这指的是地面。冲锤被设计成直上直下运动，每次打下后部需要重新

提升，而提升的速度是固定的。”
“是这样⋯⋯那您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哥哥已被砸扁的躯体，使劲按下提升铁锤的黑色按

钮。机器发出了刺耳的哨声，如同巨人松了口气。沉重的铁锤缓缓上升，尸
体从锤头上噗地一声脱落下来，显现出一团棕红色的混合物，一种丧魂失魄
的恐惧感憾动了我整个的心灵。

特温克尔占长的调查持续到好几个月之久，平素以沉稳著称的嫂子安妮
由于精神失常，被法医宣布为丧失行为责任能力的人，免受起诉。但她对杀
害丈大一事依然供认不讳，警方也证实她的确会启动那架巨大的冲锤机。只
是关于杀人动机以及为何我哥哥会去躺在锤下一事，她坚不吐实。

夜间值班人员声称他的确听到了重锤的轰鸣声，并且记得锤子曾打下两
次，机器上的计数器同时山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嫂子开始时只承认使用过一
次冲锤。

航空部则通知特温克尔警长说，我哥哥在死前已将最宝贵的设备和文件
统统毁掉了，所以他们对此同样也百思不得其解。



法医鉴定还发现，在鲍勃死时，他头上曾缠有绷带——特温克尔把那条
布拿给我看过，我一眼就认出那正是从鲍勃实验室中用来盖桌子的台布上撕
下来的。

安妮被安置在布赖特莫尔大学附属医院，那里专门收容患有心理疾病的
犯人，她十岁的孩子加里则由我负责照管。

每个周末我都去看望她，特温克尔长也跟我去过两三次，据我所知，他
还曾单独去过。

但我们从未能从嫂子口中探得半点虚实，她对任何人似平都已无动于
衷。有时她千点刺绣活，但最喜欢做的却是逮苍蝇，而且每次还仔细欣赏一
番才把它放飞淖。

安妮目前唯一的症状是十分歇斯底里，只要她一看见护士们在她面前拍
打苍蝇，就会神经质地大发作，结果就不得不给注射吗啡才算完事。

我经常带加里一起去看望她。她对他还算不错，但再也不见什么母子间
的特别眷恋之情。

有一天，当安妮又为了苍蝇在发作时，特温克尔警长朝我含意深刻地瞥
了一眼说：

“我相信，苍蝇将是解开整个谜团。的钥匙。”
“我可看不出其中有什么联系。”
“不管医生怎么讲，我坚信布劳恩夫人的神志是十分清醒的，尤其当地

在审视苍蝇时更是如此。”
“对不起，您把我越弄越糊涂了。”我说。
“您哥哥进行过关于苍蝇的实验吗？”
“我不知道。您没去问过航空部的专家们吗？”
“去问过了，可他们把我的问题传为笑柄。”
“阿尔蒂叔叔，苍蝇能活很久吗？
当时正在吃旱餐，侄子问出这话后，我们一时相对无言。我越过茶壶朝

侄子望去，加里正如同所有的孩子那样，是会提出一些使大人目瞪口呆的问
题来的。但是关于苍蝇的事他可是第一次才提出，我不禁浑身不寒而栗——
因为联想起警长的话，于是我说：

“我不知道；你千吗来问我这事？”
“因为我又看见了妈妈在找的那只苍蝇。”
“妈妈是在寻找苍蝇？”
“是的，那只苍蝇当然又长大了些，但是我依然辨认得出。”
“你在哪儿见到它的，加里？它有特征吗？”
“在您的写宁台上。它的头不是黑的而是白的，就连右爪和普通的山不

大一样。”
“你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这只苍蝇？”
“就是爸爸出远门前的那一天，在厨房里我逮到了它。后来妈妈要我赶

快丢掉，但这之后她又让我去抓它！”
“那苍蝇一定已经死了。”我一面说，一而不动声色地站起向书房慢慢走

去。还没等到关好门，我就大步冲到写字台前，但那儿根本没有苍蝇！
侄子的话，和警长的推测交织在一起，使我内心深处出现了极大的震惊。

我问自己：嫂子真的是神经失常吗？如果是的，那么这场修剧的发生还有话
可说；而如果不是，那就是清醒的安妮杀害了亲夫——我被这想法吓出一们



冷汗，而这场骇人听闻的命案起因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回想起警长和安妮的全部谈话，特沮克尔警长提出过上百个各种问

题，安妮也回答了她与丈夫生活有关的所有间话，但只要一接触要害，她马
上千篇一律地回答说：

“这个问题我无从回答。”她答复得十分平静。
她筑起了一道警长无法攻破的高墙，特温克尔警长不露痕迹地改变着谈

话的题目．提出一些与案件无关的问话，安妮照样有礼貌地一一作了回答，
似乎神志十分清楚。但只要警长稍许触及这场惨案，他就又会撞上这这不可
逾越的墙壁：

“这个问题我无从回答。”
警长只从她的答话中抓到过一次破绽。安妮曾说过她只启动一次冲锤。

而值班人员却听到是两次，计数器又肯定了这一点。特温克尔警长不止一次
地恕利用这个错误来突破沉默之墙，但安妮冷静地弥补了这唯一的漏洞。

“是的，”她说，“我说了谎，但是其原因却无可奉告。”
“这是您仅有的一次撒谎吗？”警长凝视着她，力图使她惊慌失措，但

他得到的只是一句简短的回答。
“是的，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警长知道安妮已经巧妙地堵住了这唯一的漏洞。
我现在心中升起一股对嫂子的痛恨：如果她的确没疯，那就证明她在伪

装，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是的，警长说得没错，苍蝇一定和惨案有关。
那么又怎么解释被害人的引颈就戳呢？
哥哥是一位遵循“三思而后行”原则的科学家，从不承认灵感或天才。

他绝不象那种心不在焉的教授，会在雨中散步而不打开雨伞，他一切都很正
常，喜爱孩子和小动物，有时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边的事务而带邻家的儿童
上马戏团去玩。凡是他嗜好的游戏也都带有逻辑性，象桥牌、桌球或国际象
棋等等。

怎么来解释他的死亡呢？他为什么会躺在锤下？说他是为了检验胆量或
打赌是绝对不行的。哥哥从不和人打贿，还常讥笑那些打赌的人，甚至冒着
得罪朋友的风险，把打赌者说成是介于蠢货与骗子之间的家伙。

于是只剩下两种假设：要么是他突然发了疯，要么就是出于某种特殊原
因，让妻子用这种残暴的手段来杀死他。

我苦苦思索，决定暂不把加里和我的谈话告诉警长，而由自己先去和安
妮谈谈。今天正好是垦蝴六接待日，安妮很快就来到接待窒里，或许她正是
在等我。当我还在寻思怎样开始这场难堪的谈话时．安妮倒先开了口：

“阿尔帝，我想向您提个问题。”
“行啊，安妮。说吧！”
“苍蝇能活多久？”
在慌乱中我接触到她的目光，几乎脱口说出她的儿子仅在几小时前也问

过同样的间题，不过我及时钳住了舌头，我决心利用这件事来攻破她筑起的
防线。

我正视着嫂子的眼睛说：
“我说不清楚⋯⋯但是您所要找的那只苍蝇，安妮，昨天晚上就在我的

书房里。”
这一手看来击中了要害，安妮急剧地转过身来。她扭曲的嘴唇在无声的



叫嚷，睁大的眼睛说明了一切。
我显出冷静的神情，充升感到优势已经在我这一边，我只消装成对一切

都了然在胸的样子就行。
“您打死它了吗”她耳语般地问道。
“没有。”
“那么您逮住了它！”她抬起了头，“它在您手里，把它交给我！”
“不，我没把它带任身边。”
“但是您已经经猜到了真相，对吗？”
“我什么都没有猜，安妮，我只能说您是正常的。您或者把一切都告诉

我，以便我决定该怎么办，或者⋯⋯”
“或者怎样，阿尔蒂？”
“或者特温尔克警长就会在 24 小时内得到那只蝇蝇。”
嫂子呆坐着，死盯着她那双无力垂在膝前的纤纤素手。
“如果我说出一切，能保证无论如都都要消灭那只苍蝇吗？”
“不，安妮，当我什么山不了解时，我什么都不能保证。”
“阿尔蒂，要知道我答应过鲍勃，一定要打死这只蝇蝇的，我得实现诺

言。在这以前我什么也不能说出来。”
“安妮，你要明白，只要苍绳一被送进警局的实验室，他们马上就会证

明你是正常的，那时候⋯⋯”
“阿尔蒂！求求您为了加里别这样做⋯⋯”
“叨那就把一切都告诉我，安妮！这正是为了捍卫加里的利益，这样我

才能更好的保护他。”
“怎么保护？难道您不知道，我所以呆在疯人院里，完全就是为了儿子

吗？他不该来受耻辱——别人要说他妈妈是由于杀害爸爸而判处死刑的
啊！”

“安妮，你的儿子对我同样珍贵，他是我侄子。我发誓，如果您说出真
情，我会尽力照顾并保护他的！但如果您拒绝开口，苍蝇就只好送给警方了。”

“您为什么一定非要知道不可呢？”她向我投来一柬充满怨恨的回光。
“安妮，听着！事情关系到您儿子的命运！”
“走吧！我已准备好可怜的鲍勃死因的材料。”
安妮走了出去，很快又带回一个鼓鼓蠢羹的黄色信封，她把信封递给我

以后，就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
只有回到了家里，我才看清信封上写着：致一切公正的人们——上天明

鉴。
倒下一杯茶以后，我开始阅读第一页：
这不是认罪书。因为我尽管杀了丈夫，但绝不承认自己有罪，我只是执

行他的意图——他最后的愿望。
我忘记了喝茶，一口气继续翻阅下去：
丈夫在死前不久让我知道了他的实验。他深信，部里的专家们会认为实

验有害并反对它，但他还是力图在这以的，弄清实质并设法取得正面的效果。
广播和电视能把声音和图象传送到远方，而鲍勃断言，他的发明将能把

物体也送到远方。只消把物体放进他特制的传送装置装里，在眨眼之间加以
分解，同时在另一个接收装置中再加以复原就行了。鲍勃本人认为这是发明
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他说，物体通过瞬间解体——重组的手段来实现远距离



传送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能解决商品的运输间题，特别是那些易
腐烂的商品；而且对人的旅行也是如此。他是一个重实际的科学家，从不耽
于幻想。但他已预见到火车、飞机、汽车、铁路及公路消亡的时代，取而代
之的将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接收传送站。旅客和货物在传送站里解体，然后
又在地球的另一指定地点闪电般地出观。起初丈大有不少困难，他的传送和
接收装置也分放在两个房间里。后来他第一个成功的实验是一只普通的烟灰
缸，那是我们在法国乡间旅游时买下的。

我起初什么也不懂，于是他郑重其事地拿来并指点给我看，他说：“安
妮！瞧瞧！这只烟缸曾在百万分之一秒里被彻底分解，那一瞬间它已不复存
在！但是它的原子却以光速飞往另一装置，几乎同撒原子就又重新凝聚并形
成这只新的烟缸。”

“鲍勃！我什么也没听懂，你在说些什么呀？”
接着他又向我叙述了他所研究的细节，因为我实在一无所知，所以他只

好画图并添上数字来解释，而我始终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间：“难
道这烟缸竟能穿透墙壁吗？”

“正是如此！但只是烟缸的原子在这样做。”
“我不理解，烟缸的原子怎么可能自由穿透墙壁呢？”
“这一点完全可能，安妮。组成物质的原子并不是一个紧挨一个的，在

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广阔的空间，”
“广阔的空间？这话是你说的？”
“是的，相对于原子来说，这些空间足够广阔的了。以你为例，尽管体

重 50 公斤，身高 l 米 55，可是如果组成你们体的所有原子部密集排列起来
的话，那你这一很大头针的针尖都不到。重两盎司的烟灰缸也将缩得用显微
镜都看不清。被解体的烟灰缸轻而易举地就能穿透任何不透明的实体，就是
穿透你的们体也不在话下，因为处于离散状态的原子肯定能穿过你体内那些
稀薄的原子群的。”

“这真奇炒，鲍勃！可是我希望你别拿我也这么干，我非常害怕象这只
烟缸一样从你的装置里走出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安妮？”
“还记得这烟灰缸上有过什么字吗？”
“当然记得，是‘法国制造’这些字还在。”
“它们是在的，不过去仔细看看，鲍勃！”
他微笑着接过烟缸，只是在翻转以后面色发白了，笑容顿撒消失。这也

使我最终相信，他的确是拿这只烟灰缸进行这一次可怕的试验。
烟灰缸底面上有字迹，但却写的是“造制国法”！
“真可怕！”他呐呐他说，于是快步回到实验室，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出来。
过了三天鲍勃又遇上了新的麻烦，以至使他好几个星期都愁眉苦脸。最

后他被我逼得无奈，只好承认他第一次用活生物也做的实验已经以失败而告
终。

“鲍勃，你是用唐吉娜千的吧？”
“是的，”他内疚他说，“唐吉娜被分解得十分被功，但是再没能恢复成

原形。”
“那它到哪儿去了？”
“再也没有唐吉娜了，有的只是唐吉娜的原子，天知道它们飞到哪儿去



啦。”
唐吉娜是我家的小白猫，在前几天丢了，现在我才明白它出了什么事！
又经过一系列挫折和大量的不眠之夜，鲍勃最后告诉我说，现在那套装

置已工作得十分出色，请我去参观一下。
我在托盘里放上两只酒杯和一瓶香槟庆祝胜利，因为我熟知鲍勃的脾气

——不到真正成功，他是不会轻易展示结果的。
“这想法妙极了！”他笑着按过托盘，“来，喝上一杯被分解过的香槟美

酒！”
“我希望它仍然十分可口。鲍勃，是吗？”
“当然，你等着瞧好了，安妮。”
在实验室里他打开一个被重新改装的电话小亭子。
“这是传送舱。”他解释说，把托盘故在舱里的小凳子上。
关上门以后，他又递给我一副墨镜，小心地把我带到舱前。然后他也戴

上了护目镜，接连接上几个按钮，这时我听瞧一阵低沉的马达吼声。
“你准备好了吗？”他熄了灯，又咋嗒一声启动了什么，于是舱里冒出

一阵蓝色的奇幻光彩，“仔细看！”
他压下一个操纵扦，整个实验室部波眩目的桔黄色光晕所笼罩。我只也

得及看见舱内有个类似橙色火球的东西闪了一下，还瞧瞧脸部一阵灼热。霎
时间，我只辨认出一团带着绿边的黑圆块在眼前飞舞，就象那种直望太阳后
的瞧受。

“可以把眼镜拿下也，完成了！”
鲍勃用戏剧性的手势打开了传送舱的门，尽管我已有思想准备，—依然

是上气不接下气，因为我看见小凳子连同托盘、酒怀和酒瓶都已不翼而飞。
鲍勃又把我带瞧隔壁房间，那里也有一个同样的小舱。他打开舱门，用

胜利者的姿势从中取出放着香槟酒的盘子，酒瓶立即被打开，塞子兴高采烈
地蹦上了天花板，香槟酒在高脚杯里翻滚白沫。

“你真的相信，这是能喝的吗？”
“绝对，”他递给我一杯，“现在我还要和你做一个实验，同意吗？”
我们重新又回瞧那间带传送装置的房间里。
“哦，鲍勃！想想唐吉娜！”
“唐吉娜只是个实验品，安妮，但我相新——不会再有麻烦事了。”
他打开门，在舱内金属地板上放进一只小豚老鼠，又是一阵马达的和闪

光，但这一次我自己已奔瞧邻室去，透过接收舱的玻璃我看见了若无其事、
依然活回乱跳的小豚鼠。

“鲍勃！一切正常！实验成功了。”
“耐心一点，安妮，还得等未来下结论。”
“但豚鼠活得好好的，不是吗？”
“即使如此，也还需要观察一段撒问，才能知道对它的内脏有无影响。

如果过上一个月依然平安无事，我们才可以继续进行下一轮新的实验。”
这一个月对我也说，简直没完没了。我每天得上实验室去看望那只小豚

鼠，它无优无虑地活着。
一个月以后，鲍勃把我们的小狗毕卜放进传送舱，在三个小时内它被上

十次地解体并重组，每次它都从接收舱里欢吠不已地出来，奔到传送装置那
儿去重新接受试验。



我要求鲍勃去邀请航空部里的一些专家学者来，如同往常那样，让他们
听取对研究成果的汇报．但是鲍勃表示不急于那解做，我问他为什么。

“亲爱的，这个发现大重要了，以至无法就这么简单地公诸于众。有些
复杂过程，我自己至今还弄不清整，还需要工作、工作再工作。”

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把自己作为试验品。只是在出事那天，我才知道
在传送舱里面原来也安装了同样的第二套控制操纵系统。

在鲍勃进行试验的那天，他没也吃午饭。实验室的门上用图钉钉了张纸
条：正在工作，请匆打扰。

后也就在饭前不久，加里瞧我面前夸口说逮到了一只白头苍蝇。我甚至
于连看都没看一眼，就命令他马上去扔掉。

下午鲍勃又没也吃茶，晚饭时依然如此。带着一种模糊的不安，我的去
敲问招呼他出也。我听到他在室内走动，隔上一会儿才门底下塞出一张条子，
我打开并念道：

安妮！我遇到大麻烦了。让加里去睡觉，过一个小时再来这里。
不管我怎么敲门呼唤——鲍勃再山不作回答。后也听瞧里面打字机在

响，我宽了一点心就回家了。
安顿好加里以后，我又回去并看到一张纸条，也是从门下塞出也的。我

提心吊胆地读着：
安妮！
我指望着你的坚强——只有你能帮助我，我遭到了奇祸。现在生命虽没

有危险，但已到了最后关头。我不能够说话，所以你叫嚷或提问都没有用。
照我说的去做，敲三下门表示你的同意，再带杯加上朗姆酒的牛奶给我。我
从昨天起就没吃过东西，求你了，鲍勃。

我用颤抖的手敲了三下就跑回家去拿牛奶。
回来后又发现了新的字条：
安妮！竭力求你——准确地去完成我的指示！
在你敲门后，我会开门。把牛奶杯子放在桌上，但别问我问题。马上到

隔壁房间去，那儿有接收舱。仔细到处搜索，不惜一切代价去找一只应该在
那里的苍蝇。我找过了，但枉费心机。真不幸，我现在很难辨清小物体。

你首先要起誓，绝对完成我的指示，而且主要是别企图来瞧我，别和我
争。敲三下门，我会知道你已准备无条件地服从我。我的生命取决于你的帮
助。

我的心怦怦直跳，在努力镇定一下以后，我的了三下门。我听到鲍勃走
到门边取下了门链。

我把牛奶拿了进去，瞧觉瞧鲍勃就藏在门后，我压抑着想转过身去的愿
望，故意非常平静他说：

“你完全可以依赖我，亲爱的。”
把牛奶放在桌上以后，我就去了隔壁房间。那里灯火明亮，一切都被翻

了个底朝天：桌椅底下到处是零乱的纸夹和空的材料袋，搪瓷大浴缸里烧被
灰烬的纸张发出刺鼻的气味。

我知道，苍蝇是找不到的。直觉告诉我，鲍勃所关心的那只苍蝇——正
是儿子抓瞧又扔掉的那一只。

我听见隔壁鲍勃走瞧桌子边，后来传也了很响的噗哧声，似乎他吞咽十
分困难。



“鲍勃，我没看见任问苍蝇。也许，你换个指示？如果你不能说话，可
以敲击桌面：敲一下表示‘是’，敲两下表示‘不’。”

我努力说得很平静，于是听到了两声敲击，我尽一切可能使自己不至哭
出声来。

“我能上你那儿去吗？我不知到出了什么事，但无论如何，我会顶得住
的。”

出现了紧张的沉默，鲍勃终于敲了一下桌子。
在连接这两问房间的门口，我意外地呆住了：鲍勃坐在书桌旁，一块金

黄的桌布蒙在头上，桌布原来盖在角落处的小桌上，每当鲍勃不想中止验时，
就在那儿吃点东西。

“鲍动，我明天早上再来找苍蝇。你必须躺一会儿，我陪你回客厅去，
不会让别人发现你的，好吗？”

在一直罩到鲍勃腰部的桌布下面伸出左手，敲了两下桌子。
“也许，我去为你请位医生来？
“不！”他敲着。
“你愿意我打电话给摩尔教授吗？或者他能对你有用？”
鲍勃很快回答：“不！”我不知所措，不知该说什么好，我脑子中始终摆

脱不掉一个念头，于是说：
“加里今天抓到过一只苍蝇，但我让他放掉了，也许那就是你想找的？

它的头是白的⋯⋯”
鲍勃冒出了一声沙哑的叹息，就象是金属的声音。在这一瞬间，我为了

控制自己，竟把嘴唇咬疼了：鲍勃的右乎偶然间动弹了一下，袖管里伸出的
不是手腕，而是一殷长着倒刺的浅灰色细棒。

“鲍勃，亲爱的，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如果我知道一切的话，也许能帮
助你。不，鲍勃！这太让人害怕了！”我努力抑制住自己不要呜咽失控。

桌布下露出了左手，敲了两下桌面，示意让我离开。鲍勃关门上锁，而
我在走廊里瘫倒在地。脚步声离去了，然后又响起了打字声，隔一会儿门下
送出张新字条：

明天再来，安妮，我会向你解释一切。吃点安眠药片，睡个好觉，我需
要你精力充沛，鲍勃。

照到脸上的阳光使我猛醒，时钟指着七点。我象个疯子般到跳起来，昨
晚整夜我睡得不省人事，如坠深渊。

冲了一下凉水以后，我奔进厨房。当着吃惊的女佣的面，准备好茶盘和
烤面包干，就赶送到实验室去。

这次鲍勃毫不迟延到开了门，又在我身后立即关上。他的头上和昨天一
样，依然蒙着那块金黄色的桌布。在我放上茶盘的书桌上，一张纸条在等着
我。鲍勃走向邻间——看来他想一个人呆着。我带着纸条到另一间屋子里，
打开纸条时，我只听见鲍勃的喝茶声：

你记得那烟灰缸的事吗？我出的事比那要严重得多。第一次我把自己解
体后，又恢复得十分成功；而第二次实验时，一只苍蝇竟混进了传送舱中！
于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找到那只苍蝇并重复实验。必须去找，否则我只
能设法使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最多只能捱上一天。

我毕生难以忘记那狂热的对苍蝇进行大搜捕的一天，我搞得天翻到覆，



仆人们都被下令参加寻找。尽管我告诉他们，找的是一只从实验室飞掉的实
验苍蝇，要千方百计到去找到它，但仆人们看我的眼神依然象在看一个疯子。
也正因如此，后来才使我免遭牢狱之苦。

我仔细到盘问了加里，孩子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我抓住他的衣领，
弄得他哭了，我才想到必须耐心。后也，孩子回忆起，苍蝇是在厨房的窗台
上抓到的，后来就照我所说的那样，把它放了。

这一天我捉到上百只苍蝇，到处——在窗台上和花园里——都放上了牛
奶盘子或是果酱盘子之类，但所述瞧的苍蝇中没有一只是象加里所说的那
样。我枉然地透过放大镜审查它们，可它们却都长得一模一样。

午饭时我为丈夫送去了牛奶和土豆泥。
“如果瞧晚上还逮不着苍蝇，就得考虑下一步了，鲍勃，这是我的建议。

我已经收拾好隔壁的房间，当你不能仅用‘是’或‘不’也回答问题时，你
可以用打字机打出并从门下递给我。”我忧心忡忡到说。

“是。”——鲍勃敲了一下。
夜晚降临，而我们始终未能找到苍蝇。在给鲍勃送晚饭以前，我在电话

机前迟疑徘徊。
我毫不怀疑——鲍勃确实已到了生死关头，我能听之任之让他下去吗？

我知道，如果我违背了诺言，他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但我情愿他恨我，也不
能坐视不救。所以我还是用颤抖的手拨动了摩尔教授家的号码，摩尔是他最
好的朋友。

“摩尔教授不在家，他要到本周未才能回来。”有人用冷谈而礼貌的声音
回答说。

于是，我只能自己为丈大而斗争了。要奋斗，要救援他！
走进鲍勃的房间时，我几乎已经平静。按照约定，我收拾了隔壁的房间，

以便开始这场折磨人的谈话。我估计，谈话将会持续到深夜。
“鲍勃，难道你不能对我讲讲，究竟出了什么事？”
响起了打字声作为回答，过了几分钟鲍勃送出了纸条：
安妮！
我宁愿你只记得我原来的面貌，我不得不消灭自己。我久久思考，只有

这一条路可走，而且需要你的帮助。起先我想简单地利用我的设备把自己解
体掉，但这样做太危险，也许今后会危及其他的人，所以这绝对不行。

我说：“不管提出什么方法，我永远不会同意你自杀。即使你的实验失
败得很惨，你仍然是个人，是能思维的生物，是有灵魂的，你没有权利消灭
自己。”

答复很快由打字机打了过也：
我是活着，但我已不再是人。至于我的理智，这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失去。

没有理智还谈得上什么精神呢？
“那么更应该让你的同事知道你的实验才是！”我争辩说。
两记愤怒的打门声使我浑身颤抖。
“鲍勃，为什么你拒绝那些人的帮助？我想他们对你是不会幸灾乐祸

的。”
鲍勃发疯搬到猛击房门，我知道再坚持下去也没有用。
于是我向他谈到自己，谈瞧儿子和他的亲人，可他根本不回答我，我也

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在山穷水尽时，我问：



“你在听我说吗，鲍勃？”
传来一声敲击声，这次比较平静一些。
“你记得桌只烟灰缸，鲍勃？你不是说，在你努力重复实验后，它的字

词又恢复原样了吗？”
过了五六升钟他从门下塞出纸条：
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我也曾这样想过——所以我才需要苍蝇。它应该

和我一起再进入舱内一否则毫无希望。
“总还得要试试，永远不要失去信心。”我说。
已经试过了——他写道。
“求你再试一次嘛！”
一升钟以后我念道：
你真是妇人之见。这种试验可以做上一百年⋯⋯但为了满足你的愿望，

我就再来一次，不过这是最后的一次。
我听见他在挪动东西，打开又为上传送舱的门，这瞬间对我也讲简直象

是永恒。当时响起了马达声，我的生命似乎也有了亮光。
我向后转过身去。
鲍勃头上蒙着桌布从接收机里走了出来。
“怎么样，成功了吗？”我冲动的问道，同时想去拉他的手。
他慌乱的向后退缩，被小凳绊了一下而失去了平衡，跌倒在他，金黄色

的桌布从他的头上滑了下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目睹的情景。为了制止不自觉的尖叫，我的手部被

咬出了血，但还是叫出了声来。我实在是没法不叫出来，因为——
因为我的丈夫已经成为了怪物！后来他急忙爬起蒙上了头，摸索着走向

门边，我则紧紧闭上了双眼。
我苍至死也尔会忘记那种惨象：那是颗白色的毛绒绒的头，颅骨扁扁，

长着猫一样的耳朵，眼睛有盘子那么大，瞳孔又缩被了一条缝。他那哆嗦的
粉色嘴脸也有点象猫，同时嘴巴已被一条垂直的裂口所代替，里面长满了浅
红的细毛，还伸出了一条长掾，简直象根长着毛的管子。我大概已失去了知
觉，所以醒来时发现正躺在大理石的他上。我朝正响着打字声的门桌边望去，
喉咙痛得要命，我一定是弄伤了声带。

但这时打字声停止了，门下又出现了纸条。我用厌恶而发抖的指尖掂起
来并念道：

现在你已真相大白，这次最后的试验又带来了新的灾难。你大概已认出
了唐吉娜的部分头颅，而在这以前我变成的则是苍蝇的头。现在它只剩下了
嘴巴，其余部分则被消失的小猫给补上了。我想你该明白，安妮，我必须毁
灭自己。敲三下表示你同意，我会告诉你下面该怎么做。

是的，他无疑是正确的——他应该永远消失。我意识到不该再建议他去
进行新的实验，因为每次尝试部可能带也更为可怕的后果。我走到门边，张
开嘴，只是我发炎的喉咙说不出任何声音，我机械地按他的请求敲了三下门。

下面的事懂已不是那么可怕，我去结束的生命并非我的丈夫，而是某个
怪物。我的鲍勃早就消失了，我只是在执行他的遗愿。

望着那具身躯，我按下红色的下击按钮，金属锤头不象我所想的落得那
么快，它无声他向地面冲击。在轰隆的打击声中混杂有咯吱一下的破裂声，
我的⋯⋯怪物的身体抖动了一下，就再也不动弹了。



我走了过去，仅在这时才发现他的右手——那只苍蝇的爪子没被砸到。
我强忍恶心，牙关打颤，压抑由于害怕而发出的呜咽声，去移动那只“手”，
它出乎意外地柔软。然时我重新打下铁锤，就拼命向车间外奔去。

其余的事情你们都已经知悉了。现在我将随他而去，永别了，阿尔蒂。
我急忙打了电话去医院，他们告诉我有关安妮的噩耗，使我如雷轰顶。
第二天，特温克警警长上我这儿来拜访，他说：
“我刚刚得知布劳恩夫人的自杀死讯。因为我在负责你哥哥的案子，所

以这事也交给了我来处理。”
“那你的结果是什么呢？”
“医生说得极为肯定，布劳恩夫人自己服用了氰化钾。”
“跟我上书房去，警长。我给你看一件极为不平常的材料。”
当我在壁炉旁默默抽烟时，特温克警长坐在写字合前，严肃认真他读完

了我嫂子的“自白”，最后他仔细他折了起也并交还给我，目中漓然。
“您对此是怎么想的？”我问道，断然把材料投进了壁炉。
警长没有立即答复我，他等着直到火苗吞没了纸页，才避开我的眼睛说：
“我看，这最终证明了，布劳恩夫人是疯的。”
“毫无疑问。”我酸楚地点头同意。
我们沉默着，都在凝视那堆火苗。
“我还有件事要告诉您，警长。我去过了公墓，到我哥哥的坟前悼念，

那儿一个人也没有。”
“不，我也在那儿，只是我决定不来影响您。”
“您瞧见我了吗？”
“没错，瞧见了，我看见您埋下了一只火柴盒子。”
“您知道那里是什么吗？”
“我得猜猜，是苍蝇吗？”
“我今天早上在花园里找到的，它被蜘蛛网给缠住了。”
“它死了吗？”“还没全死，但我立即用石头结果了它。它的头是雪白雪

白的⋯⋯”



  


	苍蝇
	正文


